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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三十岁时候，写过不少中篇小说。那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中篇流行，被人

称为“令人满意的中篇”，我想凑个热闹。可惜初学毕竟稚嫩，写的东西不能“令

人满意”（自己不大满意）。何况当时只有手写，投稿不易。我在遭遇几次挫折以后，

就不再投稿了。之后好多年为生活忙碌，少有精力潜心小说写作。偶尔写一点，写完后，

就塞进了抽屉。 

直到四十岁以后，因为朋友杨振华开始编一本叫《吴越风》的本地刊物，我才

又重拾小说写作。《吴越风》是小刊，只能登载短篇。我于是着手写短篇。

之后大约一个月写一篇，坚持了一两年。现在，这些短篇大部分收录在这里了。

人在年轻时代，大都心气甚高，自己写的东西，又不免高估，应我们家乡一句

俗话，叫“癞痢头儿子自家的好”。于是把稿子北京上海《收获》《十月》地猛投。

然后处处碰壁，偏偏还总是以某某名家未成名之前的经历勉励自己，仍旧四处投稿，

继续碰壁。

我也曾经有过一点类似体验。不过，跟写作上坚持不懈有别的，是我投稿一直

不够热心。退稿几次，想到那样投稿有点像买彩票撞大运，就不投了—我这人彩

票股票邮票样样买过，没那个运气。倒是给一些作家寄过稿，譬如史铁生—那真

是热心人，把我的稿子转给一家杂志，还作了推荐。还有朱为先女士，也是感人的

前辈，曾尽力帮助我。可惜我缺点运气，作品也不出色，没能使自己的小说早早出来。

除了运气和抄写不便，还有一个因素，是我素来不爱修改自己的作品。九十年

有个中篇《朔方》要用，但是令我修改，我不会改，结果就放弃了。为此振华老弟

总是说我不够执着，“不然早就跟余华苏童他们一样出来了”。我听了只有苦笑。

他说得或许不错，八十年代，凭一两个短篇“出来”的作家还真不少。也许一成名，

自己的生活境遇、接触范围就全然不同，写作水平与思想境界也因此提升，也未可

知。张爱玲不是说过，“出名要趁早”嘛。可惜我觉悟太晚，错过了一炮打响的机会，

错过了那个最好的文学时代。悔之晚矣！

只有一点，还值得欣慰，是我对文学创作不变的热爱。而且因为不是专为投稿

而写作，我总是坚持自己的写作追求。回头看看，我的这些短篇，跟早期的中篇比，

就技法而言，稍显成熟些，也为后来的长篇写作打了一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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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的作品几乎全部都写身边的事，在原有的生活基础上虚构事件。对，是“事

件”而不是故事。短篇小说不可能围绕人物展开故事，只是用细节粘连一两个事件。

我的题材，来自于我生活的周边，农村，学校，待过的工厂。我所做的努力，就是

传递自己对生活的一份独特的感受。我相信所有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着力表现这

种感受的—哪怕它可能题材普通，故事不精彩。

其次是叙事角度的选择与运用。要对生活表达你的独特感受，就得选择恰当的

叙述角度，这是小说写作的重要技巧。短篇小说篇幅小，给了我们锻炼的余地。有

个小杂志给我作为刊载依附的基地，我可以专注写作，不必考虑出路。换句话说，

是致力于叙述艺术本身，而不是为迎合杂志而刻意做作。现在看看，我的短篇，尽

管不见得珠圆玉润，却是每一个都各有特点，自有一份对生活的理解与洞见。叙述

技巧不算最为娴熟，却也收放有度，在尽力将片段故事写满、写透。

除了短篇，我还偶尔写一些更短的小小说。那又得感谢本地报纸副刊的徐敏霞

女士。是她的抬爱，让我在她的副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散文、读书笔记、文学评论。

然后又发了不少虚构的短文。副刊篇幅有限，适宜发千字文，促使我写些小小说。

而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发在本地报纸上，读者最多，反响最大。倒是若发在某

些外地期刊上，就跟在大江大河里扔一块石子一样，至多自家高兴一回：“我在某

某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啦”，仅此而已。

好了，拉拉扯扯说这么些，无非说明自己这些短文的创作根由。本来按照惯例，

出本集子最好是请位名家来做个序的。名家作序，可以助我这无名之辈沾点名气啊。

可惜我认识名家不多，又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拿不出手，还是自己来吧。

说到此想起一句过去的流行语，“不看广告看疗效”，请名家终究有点像打广告，

而自己的作品，终究要靠“作品说话”的。现在集子编出来，就任由读者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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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５月９日上午９点４０分

起先吸引孩子们的是一对白蝴蝶，比指甲略大些，一上一下地飞进教室里来。

教室里老师正往黑板上写题目，孩子们也往自己的本子上抄题目。白蝴蝶飞过几排

课桌，又忽上忽下地飞回窗外。小天此时停了笔，目光跟踪起蝴蝶来。白蝴蝶并不

飞远，在阳光盈盈的走廊里翻飞嬉戏。校园里此时只有鸟叫声，远处的农田，似乎

有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传来。在更远的远处，有镇上造高楼的工地上打桩的声音，呯，

呯，呯，很有节奏地传来。

白蝴蝶飞走了，小天的脸还是没有转过来。从半开的玻璃窗子上，他照见了自

己的圆圆的面孔。他惊异自己的脸是这么圆，奶奶说，等你的脸变长了，你也就长

大了。奶奶又说，蝴蝶还有黑色的呢，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死后变成的。小

天的目光有点迷离了。

张小天，你—老师的叫声传来。老师是女的，声音便尖利。所有的同学都转

头看他。大家的脸也都是圆的。

你上来做第一大题。老师的声调婉转过来。

小天推开座椅，沿课桌间的过道，走向讲台。

黑板上老师的白字写得醒目：44×（　　　）＝ 88。小天拿过粉笔，走近黑板，

抬头看了很久，没看懂什么意思。他只觉得那“88”有点像两只白蝴蝶。

张小天，站一边去。

小天搁了粉笔，让到黑板的右边。他低头站着，像是请罪的样子。只是偶尔开

一小差，歪一下脸，看看窗外的蓝天。

５月９日上午１０点

学校原先叫完小，它的前身是一所寺院。寺院的后面有一条小河，河对岸是大

片的菜地。前两年学校扩建，扩到了菜地上，建了洋气的新校舍，黄房子，红屋顶，

绿草坪，很现代、很气派的。只可惜它的后面新修了一条小铁路，截住了阔建大操

场的计划。每日清早还有一二辆小火车，呜呜叫着，隆隆，隆隆地开过去。

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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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课，孩子们从校舍里叫嚷着跑出来，跑得满园是人。小河上有桥，许多孩

子就上了桥，看河里的小草，扔小石子玩。河边的柳树已是柔条万千，把河岸遮得

绿荫一片。桥边还有高大的桃树，树枝的最高处残留许多五月桃，又小又红。几个

胆大的孩子，下了桥边的河埠。他们中，有刚才罚过站的小天。他的头发是天然卷

曲的，与众不同。他的校服也特别的肥大，穿着像和尚的袈裟，有些滑稽。他们到

河边，为的是找那对白蝴蝶。小天说，白蝴蝶肯定在河边，它们要喝水的，一个钟

头喝一次。小天又说，河边说不定还能见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呢—一对黑蝴蝶。

下了河埠，他们开始在台阶上赏景。从下面看河道能见到不同寻常的景致。阳

光从柳枝间漏下来，斑斑驳驳的。青苔从石缝间钻出来，长得像水墨山水。河面的

水草长满了河道，有蜻蜓在飞舞、停靠。只可惜，小天找不到那对白蝴蝶。

“走，往西找！”小天说着，跳到河边的一条河堤上。

几个孩子望而却步了，说老师不让下去的。只有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跟着跳

了过去。还有一个胖女孩，是镇上一卖鱼老板的女儿，也跟着下去。

河堤是前年修河道的产物，中间挖深些，泥土堆到边上，风干了，成了窄窄的河堤。

三个孩子往西走去。

往西走几十步，他们在河堤上穿过了学校的围墙，再往前，河道开宽起来，成

了一个圆圆的池塘，四周是密密的桑树，在孩子们的眼里，池塘显得很开阔。他们

高兴地跑起来，一会儿又弯腰拣石子，奋力往池塘里扔，比谁扔得远。小石子在阳

光下划出一道道弧线，咚、咚、咚落到池塘中央。小天边扔边说，白蝴蝶肯定躲在

池塘里，我们把它们赶出来，说不定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呢！

池塘边河堤没有了，成了一片斜斜的浅滩，越往下越柔软。有厚厚的可爱的水

藻覆盖其上。小天经不住诱惑，脱了球鞋，赤脚踩上去。拖鼻涕的男孩也勇敢地脱

了鞋，小心翼翼踩上去。胖女孩走在上面，看他们光光的小脚丫。水是清凉的，湿

热的脚丫浸入极舒适。水藻爬在脚踝上，痒痒的，也新鲜。小天对胖女孩说，下来呀。

胖女孩摇头。她只是看小天的脚。他已经高高地挽起了裤管，水没入他的小腿肚了。

水面上没见到白蝴蝶。小天说，白蝴蝶肯定在对岸，说不定还能见到梁山伯与

祝英台呢！

偏偏惊动了岸边的小青蛙，咚咚跳入河中，又浮在水面上，身体是绿色的，几

乎隐身于绿藻中。小天伸手去捉，小青蛙蹬蹬腿，游开一点。小天往外走，再伸手

去捉。他脚底一划，人就沉入水中。他在水没过头顶时尖叫一声：哎哟。拖鼻涕男

孩和胖女孩循声看他，他的头就已经不见了。他的双手伸在外面，在空中乱抓。拖

鼻涕男孩向外伸了手，够不着。胖女孩呆呆地看着，呆了许久，待小天的手都不见了，

才大叫。小天，快出来，快上课了，还躲在底下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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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学校里上课的铃果然响了。拖鼻涕男孩爬上岸来，提着鞋，跟胖女孩往

回跑，跑了几步他们还回头，叫道：小天，上课了，我们走了！

他们跑到教室门口时，发现自己还是迟到了。老师在讲台边回头过来，犀利的

目光盯得他们低头、发抖。

老师大约想罚他们站一会儿，只顾自己讲。讲了足有五分钟，才踱步过来，压

低了声音责问：哪里去了？

河边。女孩回答。

张小天呢？

他在河里呢。女孩茫然地说，我们叫他，他不来。

老师的脸唰的一下白了。

５月９日下午四点 -六点

池子不深，一米七的男老师下去，至中央也漫不过脖子。满池的水藻，撩开了

又合拢来，池水又被搅浑了，根本看不见下面，几个人下去，只能凭脚去踩。拖鼻

涕的男孩和胖女孩被叫到池边，让他们指点小天落水的位置。他们被吓坏了，竟说

不清具体的位置了，池边的树差不多，没有特别之处，他们的确无法确认。老师一

厉声追问，“拖鼻涕”干脆大哭起来。

岸上拥了大群人，全是女教师和食堂里的员工，指点议论着。池子另一角，女

校长老教导等人，陪着一个矮个的农民。他是小天的父亲。他蹲着呆呆地看着池水，

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在不远处的学校接待室里，几个女教师陪着一个外地人模样（云

南 ?）的妇女。那妇女已然昏倒在沙发上。她是小天的母亲。

池子不大，在大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小水塘。可是打捞还是困难，池底全是淤泥，

踩下去陷过小腿肚，令人迈步艰难。有人提出用渔网，池里的人否决了，说下面深

浅不一，用网不行。只有以脚探路，女校长一急，自己也挽了裤管，下去了。校长

是个矮胖子，下河滩是爬着下去的。她的肚皮大，浸在水里便滑稽得像个球。她一

下去就命令大家排成一行，高个在池中，矮个在池边，像扫描一样搜索。

夕阳已经西斜，余晖透过桑树投射过来，照在岸上的人们脸上。岸上的人越来

越多，放学的学生全拥过来了。全都注视水里的人们，想象着他们的脚下。

女校长指挥大家，扫描似的前行。走着走着，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招呼岸上陪

小天父亲的教导。教导是个瘦子，长得活像张春桥。两个在岸边靠近，耳语了几句。

随后女校长回进队伍。教导上去，开始驱赶学生。学生都怕张春桥似的教导，一哄而散。

教导又开始劝退观看的老师和员工，说，走吧走吧。不要围观，影响不好，人或许

根本不在河里。老师员工也已饥肠辘辘，散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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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小天的父亲，那个矮个的农民，也被劝说扶往学校的办公室。校长想得

很周到，她怕那个父亲见到泥萝卜似的张小天，会更受刺激。

过了半小时，男老师中的一个，终于踢到了一个东西，探下去一抓，抓上来浑

身是泥的小天。小天的两只眼睛竟没有合拢，有些吓人，他的右手里，还死死地抓

着一只球鞋。污泥沾满了他小小的身子，汗衫与短裤成了深灰色。那个老师托着他，

头颅、手脚都软软地掛在下来，晃荡着，一路滴着水。其他的老师无声地跟在后面。

他们出了水池，前前后后走向学校。他们走向食堂一侧的洗手池。他们像送葬

一样地静默着。

托孩子的老师小心地把小天放入水池。笼头一开，哗哗的水流冲泻下来。果然

像洗一个泥萝卜，小天的白白的脸与胳膊，很快就显露出来。除掉脏黑的汗衫与短

裤，他活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了—只是不会啼哭。倒是一个观看的女食堂员工，

看得抽泣起来。

５月９日晚上７点

一辆灰色的面包车，停在校门口。小天被放在车里，抬他的老师就走了。天此

时黑下来，整个校园也静得像一座寺院。只有教学楼三楼的会客室和四楼的会议室

还灯火通明。会客室里，小天的母亲仍瘫在沙发上，这个厚嘴唇的女人不再昏迷，

却像是呆子。客厅的另一角，小天的父亲蹲在地上，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瘦教导

和几个年长的教师，正坚持不懈地规劝他，让他先回去。

四楼的会议室里，此时静静地坐着全校的教职员工（三楼的除外）。他们是晚

饭后由电话通知开会而聚在一起的。女校长坐在台上面向大家，一脸的凝重。她的

面瓜似的阔脸上，平添了许多皱纹。她的凝重的苦相感染了大家，使得每个人把想

说的话咽了回去，像小学生似的恭敬坐着。她说话的嗓子也沙哑了，大概是河水里

浸的，抑或是紧张引起的。

临时让大家来，是因为出了那样的事。她说，牺牲大家一点休息时间，想和大

家谈谈，怎样面对这件事？她说得极为吃力。

今天的事，嗯呵，她清清嗓子，换一副表情，继续讲话，大家都看见了—事

关重大！大家都必须明白，嗯！不要在外面多说、乱说，不要对任何外人传播此事！

她顿了顿，再开口，嗓子又变沙哑了。听好了，诸位，事关我们学校的生存，你的一言、

一行，可能影响你我的饭碗，请大家好自为之。

会议室里一片静寂，静得可听见每个人的心跳。教师和员工们都低了头，看起

了桌板。

好在，胖校长说着站起来，好在那学生是在校园外面出的事。我们会尽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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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着做了个双手往上抬的手势，好了，你们做好你们的，管好你们的嘴，我们处

理我们的事。散会！

老师与员工站起来，无声地退场。这种散会的无声，是史无前例的。

此时，在会客室，瘦教导的劝说，也有了效果。女校长进去时，那个外地女人

已被扶出去。呜呜的哭声移到外面，顺校门而去。屋里的矮个男人，也由两个男教

师驾着胳膊，正向外走出来。瘦教导走在前面，仍回头做着劝说。出来见着闪在一

旁的胖校长，瘦教导意味深长地看一眼，点点头。胖校长领会，又挥手示意两个教

师上去安抚，自己全身而退。

人们出来，校园里已是满地的月光。开过会的教师员工已然散尽，只残留些脚

步声，在远远近近地回响。

把矮个男人送上车，车子随即发动了。车头前的灯一亮，两道刺刀似的光芒，

把校园劈成了两半。光芒移动，车子转身，低声吼叫着，缓缓驶出了校门。

５月１０日晚上九点

谈判还是在三楼会客室里进行。胖校长与瘦教导坐一头，张小天的大伯大毛和

村长张细毛坐另一头。入座前校长教导就轮着敬烟，此时已是烟雾缭绕，云山雾海。

张大毛也是大块头，个子比张小天的父亲张七斤高许多。因为穿了灰色西服，留了

大包头，人就很有派头。村长张细毛也不细，圆头圆脑的一个大汉，满脸的村官的

精明。

—我讲过了，现在一个生命，啥算法？张大毛脸上残留着激愤。

少说几十万吧！张细毛打边鼓。

我也说过了，我们一定会尽力。不过我们学校不是企业，实在不能再多了。

说的也是，张细毛又打顺板，不过该出的，还是要出的。

十万是最低限度了，你想想，活生生的一个人啊！张大毛气愤依旧，你这么大

一个学校，你出不起这点钱？你就不怕告上去砸了牌子？

我们也有难处啊，校园扩建，教学楼改建，外面还欠着一屁股债呢。胖校长继

续叹苦经，恐怕最多出个五六万了。

你们上告，我们当然要承担责任。（就是不告，上面也可能知道）瘦教导插嘴道，

那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所以才要协商谈判嘛，张细毛又来这边规劝，伸手拍了拍张大毛的肩头。

我兄弟多么苦命的一个人啊，三十多了才讨来这么个外地女人，至今还欠着债呢。

张大毛顾自固执地说，然后咬咬牙道，八万！八万是断断不能少了。

大家沉默了许久，僵住了。

《脸上的玫瑰红》增加文章.indd   9 2017/9/25   14:06:28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10

接下来还是瘦教导打破僵局，说，你兄弟贫苦，我们也深表同情。我们资助

五六万，应该可以改善了。

话不是那么说的，张大毛打断了他的话，五六万算是小孩抚养费，那还有精神

损失费呢？还有其他费用呢？

其他费用？女胖校长吃惊而无奈地看着他。

还有啊，小天虽小，总是我们张家一个男丁。我们总得给他好好修个墓，怎么

不要费用？

对对，现在我们乡下，这点还是少不了的。村长一旁助阵。

还有，我兄弟老实，得了儿子就让弟媳去做了结扎，领了独生子女证，现在，

总得再生吧：要去医院做手术，接通输卵管—还不要一大笔费用？

是啊，这点费用是必须出的！

还有……张大毛还要说，胖校长打断了，双手合十说，好了好了，我们约你们来，

也就是来协商的。我们不是做生意。你们退一步，考虑一下我们的难处；我们尽最

大的力，出六七万，好吧？

七万五。一分也不能少了！

那……好吧，女校长艰难地拍了拍桌子，说，这事就这么了了。

好好！村长也满意地说，就这么了了。

５月２０日上午九点

校园里一切都跟往常一样，电铃一响，十几个教室陆续地有教师走出来。随后，

学生们像出了蜂箱的蜜蜂，嗡嗡地飞出来。三分钟以后，楼前楼后的空地上，已经

全是奔跑、嬉戏的学生。孩子们总是天真烂漫、活泼好动的。有几个动作大的，跑

过了大草坪，上了南面的小桥。

学校是清明节后刚搞的大面积绿化。原先尘土飞扬的大操场，铺上嫩绿的草皮，

据说那草是进口的，又细又密，十分的漂亮。草坪的边上，南边临河，种上了两排

整齐的水杉，也十分青翠可爱。草坪的中央也不单调，这儿那儿移植了各种花树，

樱花、山茶、怪柳、古柏，等等，招蜂引蝶，热闹得很。当然，这块新辟的绿化带，

是禁止入内的。学生们已经熟悉这个规定，没有人往里边跑。

跑到南边桥上的孩子，也像往常一样，拣了小石子，往河里扔着玩，听河里咚

咚的声音，看河面一圈圈涟漪。在这些孩子中，有一个拖着鼻涕的男孩，也用着吃

奶的力，往河里扔石子。五六月的热天，大家都穿了汗衫短裤，他的鼻涕就很触目。

与过去不同的，是桥边河埠的入口，给按上了一道铁门。铁门的上面还挂了一

块牌子，上书：“禁止通行！”河埠弃置不用，边上长出了青苔，还有带藤的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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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过来。野草长得比洋草要快—河边的春意，也比操场上更浓！

几分钟过后，教学楼里的电铃又响了。满院的学生，又啪啪啪奔跑，各自跑回

自己的教室。这回比下课慢些。有些调皮的，还在扔最后一颗石子。有经验的老师

也不忙，过一分钟才走向教室，让学生回去坐好，做好准备。个把性急的小滑头，

已探头于门外，看老师来了没有，一见老师执教本而来，赶忙缩头回去……随后，

校园里一片静寂。麻雀们飞回来，散在操场边的过道上，四出走动。蜜蜂与蝴蝶，

大胆地飞出草坪，随处嬉戏。蜜蜂们嗡嗡叫着，忙碌于一棵棵花树之间。蝴蝶的种

类并不多，成双成对。它们在花树间玩厌了，偶尔也飞到教学楼来，飞进某个教室

的窗户。

它们飞进二〇三班教室时，会发现这个教室的第一排第二个位子是空着的。它

们在空位子的上方飞了一会儿，随即又从一边的窗户出去。

这个空位子，是一个叫张小天的学生的，或许是老师还不曾把桌子拿掉，或许

是老师有意让它留着来教育大家。反正这班的学生，据值周的老师说，他们要比其

余几个平衡班的学生，成熟懂事许多。

也有二〇三班的学生说，这个位子空着，是没人敢坐它。是家长不让坐它，还

是……谁知道呢！反正是空的。偌大的学校，某几个教室空几个座位，是司空见惯、

不被注意的。

只有某个二〇三班的学生家长，下午放学前来接孩子，接的次数多了，发现了

这点，才问孩子，那个空位是谁坐的，怎么总是空的。譬如那个胖胖的女孩，她的

爷爷用三轮来接她时，就这么问过。

他没有了，女孩子会平静地回答。

怎么会没有了？他去哪里了？

他去了河里。他去捉“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蝴蝶？

是的，一种黑蝴蝶，同学们都晓得，听说，它们又大又漂亮，圆圆的翅膀，长

长的尾巴，身上有彩色的斑点。它们是古代一个叫梁山伯的男人和一个叫祝英台的

女人变的。

20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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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搬家！

“嘎吱”一声，五吨的东风卡车就停在楼下了。三楼阳台上探出一颗圆圆的脑袋，

叫道，卡车来啦。接着，又出现一张满是皱纹的老核桃似的脸，说道，哦，来了来

了。屋里一阵响动，随后走出一个染了棕发的少妇，手里抓着一副巨大的镜框，探

头一望，清脆亮丽地叫道，阿木师傅，上来歇会儿吧。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跳下来，

是个留着寸头的小胖子，抬头道，我就在下面等等吧，师母。少妇随手拿出预先搁

在窗台上的一包香烟，对下面说，阿木，你接着，随即把烟扔下去。司机身手敏捷，

双手一摆，竟把烟接住了。

圆脑袋的男孩正欲回屋，小母亲把手里的镜框交给他，关照道，你先擦这个，

等会儿就搬它。又对里边的男人喊道，哎，快打电话叫你那些同事来哪。里边的男

人正在客厅的多用柜里理书，回头看老婆，恍然大悟地点头，好，好好。他的眼镜

好笑地下坠，而鼻子上还抹了一大片灰。

男孩双手抱着镜框，艰难地往里走。屋里全乱了。三人大沙发横在中央。电视

柜、电脑桌都一头移开。29寸大彩电已经装入一只大纸箱里。地上散着许多小东西，

其中还有一辆男孩丢失已久的小赛车、一双多久不用的旱冰鞋、几把玩具手枪、几

根跳绳用的彩绳和许多闪光的弹子。男孩吃力地往里走，经过抓着墙上的壁挂电话

开讲的男人。男人对着话筒说，哎哎，来吧，车来了。同时示意男孩走开。男孩抱

着镜框，往大门口走，妈妈在后面喊，别急洋洋，相框不能先拿出去，要碰坏的。

男孩又回过来，走向卧室。到了床前，想起了自己小床下的玩具，就放镜框于床上，

钻到床下去了。

一会儿工夫，楼梯口就有许多脚步声。帮忙搬家的人来了，说说笑笑的。有个

公鸭嗓子，像是给《机器猫》里的大雄配音的，边上来边哼着“老鼠爱大米”。男

孩手里攥着一辆“雷速登”跑车探头出来。几个面孔熟悉的叔叔进了门，还是说笑着。

那个男孩一直叫胖叔的，还不住地拿手指捅长子叔叔的腰部。长子叔叔的腿可真长，

笔直的西裤管晃着。父亲的脸露了一下，吩咐道，来吧，先搬客厅里的冰箱。冰箱

是个一米七高的庞然大物，大人们谈论了许久才动手。男孩钻出来，又自卧室门口

探出头来看。公鸭嗓叔叔和老爸抓两只脚走前面，另两位抓另两只脚走后面，出来

了。妈妈在后面指挥，要他们保持平衡。叫喊声中，冰箱出了房门，从楼梯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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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跑出来，看他们叫叫嚷嚷地下去、下去。碰到拐弯的地方，妈妈的声音就响起来：

往左往左、高点，好，右边高点。待他们不见了。男孩把视线放到了手里的雷速登

赛车上。这是一辆蓝色跑车，四轮驱动的，像是参加一级方程的那种。他伸手一扬，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嘴里嚷道：去城里喽—呼！随后，他又蹲下来，拨了赛车开关，

让车子朝屋里开去。客厅只有十几个平方米，赛车一会儿就撞到那面的墙上。右角

的冰箱搬走了，那儿显得很空落。男孩一转车头，又让车朝那儿开去。那块地方空着，

却是积了多年的垃圾。车子粘了一身的灰。

搬冰箱的人不久就上来了，说笑着进门。妈妈走在头里，吩咐跟在后面的人搬

沙发，搬电视柜。老爸落在最后面，他的眼镜除去了，眼睛凹下去，显得很滑稽。

长子叔叔和胖叔，搬动了沙发，移出来。沙发是新买的三人沙发，据说是橡木的，

乌亮、死沉。两个大人抬着它，吃力地往外走。公鸭嗓去搬电脑桌，老爸连忙阻止，

NONONO, 他说，电脑我们不搬。连忙走过去，要公鸭嗓与他抬电视机。29 寸大彩电

装在一只大纸箱里了，家里还有一台 21 寸的小彩电放在卧室里。妈妈说，29 寸的搁

到新房卧室去，新房客厅我们再买大的。男孩说，那么搬一次家换大的，搬一次换

大的，到我结婚时，该买一百寸了吧。爸妈就笑了。公鸭嗓与老爸抬着电视机，下

去了。妈妈不再跟下去，这头走到那头，同时支使男孩：儿子，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理，

快！男孩还在玩车呢，车失踪好久了，玩着跟新车一样新鲜。于是说，我把赛车带上。

妈妈端出那盆假山盆景，准备下楼，又关照，行，值钱的，像样的，球拍溜冰鞋什

么的，带上！男孩听了高喊一声，知道了。母亲一走，男孩马上跑到客厅，在不曾

搬动的电脑桌一侧，找到了那双久置不用的旱冰鞋。他抓起溜冰鞋，一时兴起，伸

出脚来往里套。紧，塞进鞋头，卡住了鞋跟。松了带子再试，使了吃奶的力量套进去。

底下的人又上来了，笑道，嗬，东西一搬，成溜冰场啦。老爸见了，横了他一眼道，

卸下来，到了城里有的是你疯玩的地方。顾自去搬餐桌了。男孩没有脱鞋，溜到门

口，看大人们搬东西。男孩忽然有所发现，说，爸爸，是不是妈妈喜欢的，都要搬走？

老爸边搬边答（像是回答他的同事），是新的，适合进新房子的，都搬走！好了，

就这些了！西餐桌是椭圆形的，中间有方形的大理石，死沉死沉的，男孩记得去年

买时，抬它的家具店老板扭坏了一只鞋。老爸和胖叔抬一头，长子叔一头。抬着出

门。这时妈妈与公鸭嗓才从楼梯口上来。妈妈说，歇会儿吧，大热的天，全像水里

捞出来似的了。两个同事却说，不热不热，今天才三十度，不碍的。老爸也说，还好，

台风影响，要不，歇会儿？两同事连说 不用。公鸭嗓也说，没事，就当打场篮球吧。

搬吧，到那边还得搬上去呢，不快点就晚了。老爸点头，说的也是，走吧。三个人

抬着下楼。公鸭嗓挤进来，伸手就搬靠椅，一手一张，转身看见探头而出的男孩，

笑道，小伙子，你来搬一张？好啊！男孩叫道，从里边滑出来。几乎与正好进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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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撞在一起。你干啥？她注意到了男孩的脚下，眼珠似乎要夺眶而出，大叫，嗨嗨，

小疯子，这么脏的鞋也穿得上？男孩一吐舌头，一屁股坐下来拖鞋。妈妈见了又摇

头，这么脏的地板你……无奈，只好催他快点。自己去搬靠椅。男孩叫道，那只我

来搬！你，妈妈边走边说，帮帮忙，理理自己的东西吧。男孩脱了鞋，过去搬靠椅。

他把靠背双手抱住走到了门外，公鸭嗓在底下回头见了笑道，放下吧，这样下不去，

放着等我来拿。妈妈也在楼梯口回头，急道，放下，当心滚下去。男孩歇下来，待

他们下去，然后犟劲上来了，双手用力把椅子扛在肩膀上。这样下去就不遮住视线了，

只是肩上吃着力，步子踉跄。男孩嘴里哼哼着，走下楼去。

到了二楼半拐弯处，男孩看到了搁在角落的一根钓鱼竿，想道，得把它带走。

又往下走，到了一楼半，看到两只自己扔着的纸飞机，又想，等会儿也拣了带走。

到了楼下，男孩第一个看到的是赶上来的爷爷，伸手就接他肩上的椅子，嚷道，哎

哟哎哟，宝贝，你也搬上啦！男孩转身不给，叫道，让开，我行的。车子旁边还有

几个街坊邻居，看见就笑了。老爸和长子叔叔站在车斗里，摆放家具电器。男孩走

过去，喊道，靠椅来喽。老爸听见笑道，来喽！伸手把椅子提上去。男孩浑身一松，

回过身来，发现住在楼下的奶奶，正把一串鞭炮挂在晾衣叉上提出来。公鸭嗓叔叔

过去，接过鞭炮说，我来我来！又提鞭炮过来。旁人见了，纷纷让到一边。红红的

长长的鞭炮像一条火蛇，在西斜的日光下，在呼呼的台风中闪动。公鸭嗓走过马路，

到了市河边，掏出打火机便点。先是叭叭几下，有些间隔，接不上似的。一会儿连上了，

噼噼啪啪的热闹起来。河道两岸是靠街楼，水镇是寂静的，鞭炮就十分响亮而有回

声。除了老爸他们，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炸开的鞭炮和声响里了。这串未放完，爷爷

又拿出一串，直接挂到河边的老树叉上。点炮者仍是公鸭嗓，一点就逃开了。于是

热闹非凡，更多的人聚拢来看。看了又散开，说，哦，搬家。这年月，搬家的多了去，

像新店开张，见多不怪。

鞭炮放完，男孩就听妈妈叫他上车，车该走了。妈妈坐在驾驶室里，开了右边

的门伸手拉他。妈妈力小，一下没拉上来。坐后座的公鸭嗓也伸过手来，拉他的另

一只手臂。他便腾空而起，落座到妈妈身边。车头像蒸笼似的热烘烘的，胖子司机

那儿有个转头风扇，呼呼转着，却扇不出多少凉风。老爸与长子叔叔还在后面的车

斗里。他们正拉绳子捆着，来稳定里边的家用电器与家具。爷爷奶奶在下面看着老

爸忙碌，叫叫嚷嚷的。男孩突然想起什么，挣扎着要下车。妈妈拉住了问，干啥？

男孩急道，我的东西，溜冰鞋、赛车……妈妈回答，算了，小东西，下次来拿—

明天你就去学校报到了，不拿也罢。男孩又道，我的弹弓、钓鱼竿……妈妈摁着他

笑道，你这是去做城里人，要那东西干吗？又说了许多劝诫的话，男孩没有听进去。

说话间阿木司机已发动了机器。妈妈让男孩给车下的爷爷奶奶挥手道别。男孩

伸手挥动，他突然觉察到与以往去上学和爷爷奶奶道别的不同。他看到了熟悉的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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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奶奶的老脸上的一丝凄楚。台风吹拂着他们零乱的白发。车子嘀嘀叫两声缓缓启动，

爷爷奶奶的身子便后移，他们伸出的手一直举着，直到看不见。

老街很快就走完了，拐过弯去，不见了天天开门即是的市河。先是小菜场，满

地的烂菜叶和甘蔗渣，从车窗里望过去，像是漂浮在河面一样。一排排摊位空空荡

荡的，只有几条熟悉的小狗，在过道里嬉闹。妈妈，男孩指着菜市场外面一间说，

那是“泥鳅”的家。妈妈正和后面的公鸭嗓说话呢，只是嗯了一声。“泥鳅”约我

明天晚上去捉蛐蛐呢！男孩拉了拉妈妈的手。哦，那不去了。以后不再和野孩子玩

这些了。可是……男孩说不下去了。好在车窗外，已经变了景致。马路一下子变得

又宽又直，两旁是新楼，一边是工行、税务所、交警大队，另一边有学校、医院和

气派庄严的镇政府。男孩在眼前豁亮之时，又想到了几个住在新街上的同学，如住

在超市楼上的“洋葱”（杨冲）和医院宿舍楼里的“土拨鼠”。他们是从乡下搬来的。

他们的家豪华无比，男孩去过几次。屋顶布满彩灯，地面光洁打滑，还有自己的房

间，堆满了玩具。现在，再见了，“洋葱”！再见了，“土拨鼠”！汽车又一拐弯，

上了运河桥。运河的南岸，是成片的工厂了。化工厂、纺织厂和水泥厂，烟囱和水塔，

厂房和来去的卡车。这就是小镇的开发区。这几年男孩常听到大人们咬牙切齿地说

到它，就像老婆婆说一个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汽车往西而去，上的是通往市

里的宽阔的公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满眼的绿，新插的禾苗迎风起舞。汽车

加了速，马达隆隆地响。窗外没甚好看的了，男孩无聊地靠在妈妈身上发呆。

“我跟他说，老孔，买房子哩，”妈妈还在跟公鸭嗓聊天，“他不听，只顾钻

他的书本。过了两年，我又对提醒他，老孔，大家都去买房子啦。他还是不听，说，

赶什么时髦？在哪儿还不一样？欠一屁股还能过好日子？又过……”公鸭嗓打断她

笑道：“这回怎么下决心出击了？还是现代锦绣”！

“他？还不是我先电话联系的？”妈妈有些自鸣得意。

“你休怪他，嫂子，”公鸭嗓还是笑，“我去买房，还不是我老婆催出去的！”

“也是的，”旁边的长子叔叔接话，“这件事上，女人家竟比我们男人多一份

投资意识。”

“什么投资意识？”后边的老爸说道，后座那儿有个小窗，开着，声音就从那

儿传过来，“女人更喜欢赶热闹罢了。”

“你不赶热闹呀，所以你比人家多花了十万。十万哪，你要干几年？”

“还不晚，我买的时候一千八，阿长买的两千四，现在已经涨到三千啦”。

“三千还是低的，”胖子司机也插话了，“杭州涨到一万了。不过，我买的比

你们早。”

“你，啥时买的？”母亲忙问。

“啥价格？”公鸭嗓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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